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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印
□旷琪

她第一次带他回家见父母。
她说，小路的尽头就是自己的家。
小路两边开满了鲜花，一簇簇、一串串，

层层叠叠交织成片。
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沁香、一丝甜润。
多么熟悉的场景，与自己常做的那个梦

境是如此相似。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悄悄
在大腿上用力拧了一把。

疼！真疼，这不是梦。他深吸一口气，
嘴角微微上扬。

“公路修到我家门口了，我妈执意要保
留这条小路。”她笑着对他说。

“为什么？”他看着那些花，心不在焉地
问。

“我妈舍不得它们。”她张开双臂，花儿
们争先恐后地拥她入怀。

“这花……真好看。”他停下脚步，目光
投向远方。

“妈妈说……”她捧起一朵花，轻轻吻了
吻，“只要花开了，哥哥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你有哥哥？交往这么久，从没听你提
起过。”他收回目光，转头看向她。

“妈妈说，那年哥哥顺着这条小路去摘
花，就再没有回来。”她扬起头看向他，清澈
的眸子里亮光闪闪，“后来，妈妈在福利院领
养了我。”

两人停下脚步，并肩而立，小路上一阵
沉寂。

“妈妈失去了儿子，却给了我一个温暖
的家。”她缓缓俯身，用脸去找那些花儿。

他看着她，心里涌起异样的情愫。一阵
风起，掠过花枝，发出柔柔的沙沙声。

“你看。”突然，她直立身子，扬起右手，
朝他莞尔一笑。

他看见，在她白净的手腕处，贴着一片
粉色花瓣。

这是……他不解地看着她。
“妈妈说，哥哥的左臂上也有一个这样

的胎记。”她抿嘴笑了。
什么……
他心一紧，慌乱地卷起左手衣袖。
只见，一枚淡淡的桃花，印在他的手臂

内侧……

夕霞蔓语
□胡友玲

“妈，走慢点，跟着我。”
林晓慧拉着母亲的手，边走边提醒。

“我晓得，晓得。”母亲像小孩子一样点
头应道。

自从父亲走后，林晓慧便把母亲接到身
边。母亲的听力和视力都大不如从前，记忆
力更是退化得厉害，有几次出门，母亲找不到
回家的路，还是好心人帮忙送回来。从那以
后，林晓慧不再让母亲单独出门，只要有时间
就陪母亲上街逛逛。

见斑马线上亮起了红灯，林晓慧停下脚
步，俯身贴近母亲的耳边问，“妈，今天想吃
点啥？”

“慧慧，你想吃啥？”母亲抬起头，浑浊的
眼里全是林晓慧的影子。

这一刻，林晓慧想起了老家的大铁锅、
大水缸、大木勺……那时的母亲个子高高，
肩头宽宽，头发乌黑。

手机铃声打断了林晓慧的回忆，她松开
母亲的手，从包里拿出手机。

原来是公司的电话，林晓慧心中一紧。
林晓慧刚放下电话，一阵刺耳的汽车急

刹声响起。
林晓慧抬眼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母亲走

上人行道，把正常行驶的汽车司机吓了一
跳。

“妈，现在是红灯，不能走。”林晓慧一把
将母亲拉到身边，又俯身在母亲的耳边不断
重复，“红灯停，绿灯行。”

母亲低下头喃喃自责，“我又给你添麻
烦了。”

这时，绿灯亮了，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
孩子与林晓慧擦肩而过，一边走一边笑着念
叨：“交通安全要记好，红灯停，绿灯行。”怀
里的孩子挥舞着粉嫩的小手，嘴里咿咿呀呀
的。

两对母女一前一后走在斑马线上，一抹
霞光，将她们的影子越拉越长，越拉越细，宛
如株株藤蔓交织在一起。

赌
□席维涌

驻村的第一天，杨晓以为看花了眼，牛
三在果园里铆足劲儿挖桃树。杨晓扯着嗓
子大喊一声：“住手！好好的桃树，挖了多可
惜啊！”

“关你屁事！”牛三话中带刺。村委会主
任笑着打起圆场：“老牛，这是我们村新来的
第一书记杨书记。”村委会主任扯着杨晓的
衣角离开，杨晓忍不住回头嘟囔：“可惜了。”

牛三“啪”的一下把锄头摔在地上，“杨
书记，这树就是害人精，全是石树！”原来，两
年前村上发展产业，称头年栽树、来年挂果，
现如今连一朵花都没见着，村干部没少受
气。

杨晓转身往回走，村委会主任猛然想到
他是农科院派来的。

牛三的目光在杨晓身上打转，“要是石
树能结果，我用手掌心给你煎鱼！”杨晓和牛
三打赌，现在以本金买下他的果园，要是桃
树结果，牛三以双倍价格回购。

离开牛三家，村委会主任提醒杨晓，全
村栽桃树的有上百户。两人嘀咕了一阵，决
定召集农户开会。

会场火药味十足。听闻打赌之事，农户
纷纷要求把桃树卖给杨晓。杨晓提出和众
人赌一把，而且赌注比牛三的更大。会场一
阵唏嘘，你拿什么赌？

杨晓拍着胸脯说，我拿“饭碗”赌！一年
之后，如果桃树不挂果，考核时你们都打叉
叉，相当于给我的“饭碗”打个缺！至于大家
嘛，就以服从指挥作赌注。

会议结束，杨晓就组织农户来到牛三的
果园，现场进行技术培训。一年的时间转瞬
即逝，曾经的“石树”繁花似锦。

杨晓和村委会主任来到牛三家，牛三从
鱼池里捞起一条鱼，“杨书记，我给你煎鱼
吃，咱们好好喝一杯！”

苹 果
□唐端

米点儿路过菜市场，看见几个稍显干瘪
的苹果。

卖苹果的小贩忙招呼说，美女，买了吧，
就这几个了，别看卖相差点，可甜了，要不给
你算便宜点？

米点儿笑着摇头。她可不差苹果，她现
在是苹果大王。

米点儿总是想起上大学时吃苹果的日
子。

她喜欢吃苹果，那时她吃的苹果大多黄
中带红表皮起皱。隔三岔五，她就拿着从饭
食里克扣下来的钱，到集市上捧回几个。苹
果的样子不好看，但咬一口，甜丝丝的，从头
畅快到脚。

豆丁儿是米点儿的室友，她天生看米点
儿不顺眼。

豆丁儿看见那皱皱巴巴的苹果，夸张地
笑了起来，哈哈哈，米点儿，你别告诉我是从
垃圾堆里扒拉出来的？

从那以后，米点儿不在人前吃苹果了，
而是藏起来偷偷吃，就能吃出甜味儿来。

一个周末，豆丁儿带着男朋友来宿舍
玩，米点儿正一个人躲在宿舍吃表皮起皱的
干瘪苹果。豆丁儿瞟了一眼米点儿，讥讽味
十足的笑容刺痛了米点儿。她惊慌失措，像
正偷东西刚好被外出归来的主人看见，碰翻
了刚灌满开水的暖水瓶，她的脚被烫伤了。

豆丁儿的男朋友赶紧送米点儿去医务
室。

自那天起，豆丁儿发现了米点儿身上的
另一个令她肝痛胃痛的毛病——狐媚味
儿。因为，她爱得如痴如狂的男朋友追着味
儿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夜晚，米点儿家的灯光一如往常，泛着
温暖的橘黄色，身着黑色长裙的她，斜斜地
倚靠在酒柜前。醉眼蒙眬中，一个个干瘪的
苹果长着手脚，朝她奔跑过来，霎时间，空荡
荡的别墅里就被苹果挤满了。

观 鱼
□杨柳

午后的阳光轻柔地洒在庭院里的小池
边，五岁的小侄女蹦蹦跳跳地拉着我来到池
畔。小池里，几尾肥硕的鱼儿正慢悠悠地游
弋着，它们身披火红与银白相间的鳞片，在斑
驳的光影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宽大的鱼尾
优雅地摆动，搅起一圈圈小小的涟漪。

小侄女指着那些鱼儿，对我说道：“奶奶
说你喜欢吃剁椒鱼头，你晚上就要把它们吃
掉吗？”她的小脸蛋涨得通红，眼眶里盈满了
泪水，像是即将失去最心爱的玩具一般，小
嘴微微嘟起。

我看着她这副模样，心中满是怜爱，连
忙蹲下身子，轻轻抚摸着她的头，温柔地安
慰道：“好啦，姑姑以后再也不吃剁椒鱼头
啦！”

小侄女一听，顿时破涕为笑，眼睛亮得
像两颗小星星，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她欢
快地转身，如同一阵旋风般立马跑进屋，边
跑边大声喊道：“爷爷奶奶，姑姑不吃剁椒鱼
头啦，我要吃红烧的！”

债
□王娇

病房里，小李蜷缩在病床上，用放化疗
后有些浮肿的手给我们发微信：“请借我一
万元钱，我想活下去……”除了我，单位好几
个同事都收到同样的信息。

此时，刚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完字的妻
子，攥着行李箱拉杆的手指发白，她即将去
深圳分公司工作。她在丈夫浮肿的手上亲
吻了一下，留下一句“等我回来”。

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来到病房，小
李说：“我给你们打张欠条。”我们异口同声
地摇头：“不用，我们相信你。”小李满头白
发的父母将苹果、核桃、花生等土特产塞进
我们手里，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谢谢你
们……”

三个月后的某一天，小李含泪离开了这
个世界。

第二天上午，去医院的那几个人又不约
而同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一言不发。爽直的大强说：“都莫装了，
不就是想要钱吗？”大家心照不宣、七嘴八舌
地说了一番，也没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因
为小李的妻子已再嫁了。最后，大家达成一
致意见：“决不为难小李父母。”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件事渐渐地淡忘了。

六年后初春的一天，大强攥着汇款单冲
进办公室：“你看，这是什么？”我夺过一看，
汇款人栏写着“李守信”，附言页黏着半张发
黄的缴费单，单子背面写着我们七个人的名
字，名字后面是花生壳裂纹般的电话号码。

他不是死了嘛，怎么会给我们还钱呢？
信封里的农药味儿解除了我们心中的疑惑，
两个佝偻的背影在视线里摇曳起来。雨言 摄


